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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山半水半分田”，向和

英这样形容她生活了大半辈

子的灯油坪村。为什么叫“灯

油坪”？因为“这个村子，只

有过去点的小油灯那么大”。

灯油坪地界不广，架在半

山腰上的公路把村子分为两

截，上边是村民们新盖的砖

瓦楼房，下面是一排排已经

鲜有人居住的老旧木屋，在

乡话里，它们被叫做“吊瓜楼”。

偏僻闭塞，是陈晖选择

这里作为乡话调查点的重要

原因，因为“深居山中的人所

说的方言有较强的保守性”。

崇山峻岭带来的交通不

便，反倒成为了保存文化的温

床。向和英和乡亲们管“打雷”

叫“打䨨”（乡话读音“扩对”）。

这个“䨨”字，就是语言学家

根据所记录下的方言发音，从

《广韵》、《集韵》等古代音韵

学著作中研究考证而来。《广

韵》中记载：“䨨，雷也，出

韩诗。”

所谓“韩诗”，是汉代初

年燕人韩婴所传授的《诗经》，

歌手们所唱歌曲的内容，大

多是祝贺的吉祥话。底下的几百

号听众，绝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

女性，事实上，她们很多也是歌手。

因为有“方言发音人”的身份，村

里张罗赛歌台的主持人特意让莫

欢玉和程松姣不用跟其他队伍一

样排队，优先上台唱歌。

两人起腔，唱的是“蝴蝶歌”，

这是梧州歌中最富有标志性的歌

腔。年轻的程松姣负责“抛高”，

年长的莫欢玉负责“旋下”，没有

音乐伴奏，也没有华丽的唱腔，两

人的歌声如蝴蝶般相互嬉闹，徐

徐道来，一唱三叹，就像两个操

着梧州方言的乡民，在讲述每天每

月每年都会有的路遇、客来、婚嫁、

赶圩、别离……这片土地上的山

水人文和久远的生活。

一曲唱完，按照惯例，村里

会给歌者每人一个小红包当成谢

礼。作为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认

识的老师，程松姣不肯要，在莫

欢玉的劝说下，她才红着脸收下。

“我的‘歌情’没有莫大姐好。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很多人都不

讲梧州话，更不会唱梧州歌，我

是跟着老人们学，才会唱一点。”

程松姣说，李星辉教授过来调查

时曾经告诉她，方言调查能够发

现一些历史的印迹，能够从语言

学的角度解释一个族群的源流和

变迁。但梧州话究竟如何传到江

华，又是什么时代从哪个族群传

入，学界一直没有定论。

“要是大家都不讲梧州话了，

那不更研究不清了？”看着赛歌

台上下唱得认真、听得入神，但

几乎都是她母亲辈甚至奶奶辈的

妇女，程松姣有些茫然。

崇山峻岭间的古音古韵

山路难行，你“外雀”了吗？你又知道“毛脚刀刀”、“夜猫点点”指的是什么吗？ 

“跳香”庆丰收，翘首祝“鱼年”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图、视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迪 周纯梓 
汽车在逶迤山道上盘旋，冲下一个山头，又爬向另一座山峰，看着后座上的记者脸色越来越差，60岁

的向和英满脸歉意：“我们这地方山路难行，你外雀（音）了吧？”

“外雀”，在当地方言中是“晕车”的意思。这里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梁家潭乡（已并入武

溪镇——编者注）灯油坪村。向和英所说的，是一种叫“乡话”的方言，这种方言的使用者大约有26万人，

分布在大湘西地区的沅陵、泸溪、古丈、辰溪、溆浦、永顺等地（据陈晖《湖南泸溪梁家潭乡话研究》一书）。

向和英是语保工程泸溪乡话的老年女性发音人，她与杨明家（老年男性发音人）、李水方（青年女性发

音人）、杨海平（青年男性发音人）一起，协助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陈晖带领的研究团队做方言调查工作，把

这种在史志上被形容为“聱牙诘屈”的方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记录下来——在它消失之前。

陈晖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乡话使用者大多聚居在沅水及其

支流流域，农田耕作及渔猎放排

是他们的传统生计。

在梁家潭，还保留着一种独特

的年俗，在腊月二十八这一天会“过

鱼正”，意思是“过鱼年”。

向和英告诉记者，过年这天，

灯油坪的村民大多会去二十多公里

外的洗溪镇洞底坪村拜年。灯油坪

村最大的姓氏——杨姓村民，甚至

可以在洞底坪村免费拿一条鱼回家。

“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是洞底那

边的，以前靠打鱼为生，所以我们

过去拜年，他们会给我们鱼。”向

和英说，过鱼年这一天，不管有钱

没钱，村民家中的桌上都需要有

一条鱼来敬奉祖先。

这些年，已经没什么人再去洞

底过鱼年，就连洋溢着浓郁楚巫文

化氛围的跳香也在日渐式微。农

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和往城

市的迁徙，使得乡话的生存土壤也

在渐渐流失。

陈晖告诉记者，向和英这一辈

以及更老的人，一般还是用乡话

来进行日常交流，外出打工的年轻

人说乡话的范围就只局限在了家庭

和族群之间的沟通，而他们的下

一代，就不大说乡话了。“泸溪县说

乡话的大概有两万多人，以前的白

沙村，原来是讲乡话的，但 1995

年县城集体搬迁过去后，乡话的

使用者越来越少。”

搬迁会迅速缩小一种方言的

使用人口和使用地域。以前的梁

家潭学校，从学前班到初三，有一

千多名学生。前些年，梁家潭乡被

撤销，原本乡辖的村子被并入洗溪

镇。撤乡并镇后，梁家潭学校的

学生数量迅速减少到不足 300 名。

向和英说，洗溪镇的学校离梁家

潭也很远，不少家长干脆把孩子

转到县城去读书了，“在县城的学

校是没人说乡话的”。

作为曾经的村妇代会主任和如

今的村党支部书记，高中学历的向

和英希望乡话能够保留下来，并

有一本“用乡话写的书”，她甚至

憧憬乡话“没准能作为国家机密语

言使用呢”！

显然，她听过关于“温州话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秘密武

器’”的传说。但现实是，她自己

8 岁的外孙女在和同学聊天时，也

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在陈晖看来，学术界对于乡话

的研究还很薄弱。但是，代表着

地域文化和一个族群文化历史的

方言一旦消亡，便很难再生。而

一种方言的消亡，意味着人类语

言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的破坏。

“乡话中有很多特殊的音韵、词汇、

语法现象还是个迷。”陈晖说，她

只能和时间赛跑，看能否赶在它

消失之前，解开一些谜。

乡话分布的区域，历来在

苗、瑶、土家等多种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方，历史称之为“五

溪蛮”，历代王朝对这里的征

讨从未间断。战争与迁徙，是

乡话历史源流中磨灭不去的苍

凉底色，并在乡话及其所承

载的文化中若隐若现。

“以前，每到农历十月，

我们这里要‘跳香’，每个村

子少则一天，多则三天三夜，

整个村子热闹得不得了。”向

和英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跳香”，是乡话区的一种

民俗祭祀活动，用来祭祀始祖

和大地诸神，庆祝五谷丰收及

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已被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使用乡话的族群中，跳

香曾经是比春节更为重要的

节日。负责跳香的老司一个村

子一个寨子地跳过去，村寨

里的男女老幼都会参与跳香，

大家同吃同饮，狂欢达旦。

住在离灯油坪村不远的芭

蕉坪村的张启荣老司，是跳

香的“非遗”传承人，整个泸溪，

只有今年已经 78 岁的他能够

独立完成整套跳香祭祀仪式。

一场神秘而盛大的跳香，

仪式中繁冗的祝祷辞皆用乡话

唱念。在张启荣看来，乡话是

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密码，“不用

乡话，那些神就听不懂，听不

懂我要告诉他们去做的事，我

就白搞（仪式）了。因为那些神，

过去是讲乡话的，只能听懂乡

话，他们听不懂现在的话”。

在跳香最后的“旋场”环

节，身着一袭红衣的张启荣

会吹响牛角，用一只脚后跟在

地面上旋转，由慢到快，越转

越急。此时，整个跳香达到

最高潮，周围的群众助威呐

喊、鸣放鞭炮，并跟着旋转

起舞。转到最快的时候，张

启荣会从身上取出象征着他的

身份与法力的绺旗，“唰”的

一下抛开，至此，“跳香”结束，

鬼魔、邪气、瘟神已被驱走。

跳香仪式的起源，虽然当

地有不同的传说，但这些传

说大部分与战争和迁徙有关。

有一个传说认为，跳香起

源于汉代末年的一位少数民

族女性首领。当年马援在征

服了五溪之地以仡氏娘娘为

首的蛮人后，继续携仡氏娘

娘的部队攻打湘西南与湖广

毗邻的“南海”。仡氏娘娘不

愿伤害近邻，又不愿得罪马

援和朝延，只好一边佯装攻

打，一边用双方都能听懂的乡

话，暗中劝说“南海”部落降

服或是逃遁。部落居民认为

仡氏娘娘此举仁义，沿路设

宴庆款待，并举行“明香大会”，

后来逐渐演变成跳香。

在另一个传说中，跳香

老司的前身，是一个为反抗

元朝残暴统治而密谋起义的

机智领袖。和仡氏娘娘一样，

他同样也以外人听不懂的乡

话，来传递起义的命令和信

号，并最终获得成功。

传说的真实性虽然无从

考证，但它或许正隐喻着这个

族群虽然模糊但艰辛的历史。

乡话历史之久远，可见一斑。

除了称“雷”为“䨨”，在

乡话的语言世界里，还出现了

“糜”（饭）、“履”（鞋）、“裈”

（裤子）、“虺”（蛇）、“犬”（狗）、

“负”（背）等几十个古汉语中

的常用字。向和英称吃饭为“食

糜”（读音“入芒”），棉鞋叫做

“絮履”（读音“絮离”），放在

灶边用来热水的锅叫作“翁鼎”

（读音“诶唐”），古意盎然。

在陈晖看来，乡话是一座

保存了大量古汉语词汇的秘密

花园，中古汉语甚至是上古汉

语的孑遗，被保留在了这个大

山环绕的世外桃源中。

凭什么认为它们是古汉

语？“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杂

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

陈晖说，虽然语言变化的轨迹

往往曲折绵长，但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用心去找，就能够

找到历史渊源与相应的证据。

除了古语的大量遗存和使

用，陈晖在《湖南泸溪梁家潭

乡话研究》一书中还记录了很

多非常形象直观的词语。比如，

向和英会管冬瓜叫“毛瓜”，因

为其外皮带毛；螳螂被叫做“毛

脚刀刀”，这个词很生动地概

括了螳螂的外形特征；萤火虫

被称为“夜猫点点”，因为在

夜晚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很像

猫的眼睛发出的点点光芒。

语 保
工 程 泸 溪
乡 话 老 年
女 性 发 音
人向和英。

与神灵沟通的密码

远去的“鱼年”和乡音

（上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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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发音人讲述濒危方言之泸溪乡话——


